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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宗教关系是新疆社会问题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宗教关系是否稳定直接关系着新疆地区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文章对新疆维吾尔民族与汉族现阶段家庭结构中的宗教文化进行

了研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从家庭结构分析出发，结合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

的研究不仅对认识维汉两族宗教文化观念的形成、差异的产生等方面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新疆社会和谐的构建也有积极影响。

关 键 词：新疆　家庭结构　宗教关系　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 刘建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 李利安 ,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已从不同研究视角对维汉关系和新疆宗教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但

缺乏以家庭为背景，从宗教文化视野的深度研究。本文拟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一、维吾尔族家庭的文化特征

维吾尔族是世居新疆的土著民族，其民族构成源头主要为蒙古高原的回纥人与新疆南部绿洲上的

土著居民。1513 年，新疆叶尔羌汗国的赛依德汗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统一了塔里木盆地，实现了政治、

经济、文化和宗教上完全统一，从而完成维吾尔族形成。1维族家庭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突出的表现

是在人生各个重大阶段均有宗教的强劲参与，其中最重要的宗教礼仪有命名礼、割礼、婚礼、葬礼等。

命名礼是维吾尔婴儿出生后接受的第一个有宗教神圣性家庭宗教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婴儿家人

往往从《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宗教典籍中寻找具有伊斯兰教特色的词汇为其命名，或者以自然界存在物

的名称为其命名。前者具有很强的伊斯兰教特色，而后者则是萨满教信仰的体现。维族婴儿的命名礼举

行两次。第一次命名在婴儿出生的第 7天，往往请阿訇来完成。此次命名为非正式命名，目的在于使婴

儿有一名字可以称呼，以免因为在正式命名前因非正常死亡而没有名字，从而无法进入天国。正式命名

在婴儿出生后 40 天到 3个月之间举行，仪式较为隆重。命名礼前一天要用配制有羊油、粘土、金戒指、

银戒指、铁刀、生肉成分的热水为小孩洗澡。命名礼当天还要宴请宾客，请阿訇唤礼、入拜词，然后命

名。命名完成后还要举行将婴儿过筛子等其他一系列象征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伊斯兰宗教仪式。

割礼是《圣训》中明确认定的一项圣行，是穆斯林认同标志之一。维吾尔人割礼时要请阿訇念经

祈福，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割礼是维吾尔人的成年礼。维族男孩经历割礼后从仪式上被社会认可为成

年人，可以履行成家立业的社会功能与完成各项宗教功课的宗教功能。通过种种宗教仪式的举行，割

礼将生理现象转化为社会认知，并再次强化了被施行者的宗教意识，强化了其对穆斯林身份的认同，

因此维吾尔人把割礼看作一个人生命过程中如同婚礼一样重大的仪式。

婚礼在维吾尔人中亦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维吾尔人认为一桩有效的婚姻必须是由男女双方信奉

伊斯兰教为前提，在双方自愿、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举行特定的宗教仪式才能成立。维族婚礼的宗教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教在促进西部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研究”（07XZJ001）阶段性成果之一。

1 更多维吾尔族历史叙述可参考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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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亦是非常浓厚的。这一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宗教人士在婚姻订立及举行

的各个阶段的积极参与。维族议婚时就有伊玛目的参与，迎娶、结婚典礼时伊玛目以及加玛埃特等宗

教人士是仪式举行过程中最为尊贵的客人。第二，婚礼仪式举行的宗教意味。维族婚礼中最为重要的

宗教仪式是念尼卡。缺少尼卡仪式，婚姻便不会被穆斯林社会所承认。由此可见，在新家庭的组建上，

伊斯兰教信仰的神圣性再次通过种种仪式向参与者进行展示，从而强化其此后人生阶段的宗教责任、

家庭责任以及社会责任的责任意识。

丧礼是人的生理属性终结的标志。维族在丧葬以及纪念亡者的悼念仪式方面的宗教气息是非常浓

厚的。宗教在丧葬方面的表现主要如下：首先，临终时亡者最好能够诵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之

言；其次，亲属也要在亡者身边诵经；第三，葬礼原则从简、从快；第四，与亡者有友好关系的众人

要代亡者向真主做集体礼拜的祈祷，以便祈求真主赦亡者罪过，赏赐其进入天国。这种礼拜的举行必

须要有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的领导和参与。举行乃孜尔和游坟是维族悼念亡者的主要追思仪式。做乃

孜尔悼念亡者之时，除了追悼、为亡者祈福之外还要诵读《古兰经》，此项活动亦会有阿訇以及加玛埃

特等宗教人士的参与。游坟是悼念亡者的另一种追思活动。与做乃孜尔不同的是，除拜拉特夜、肉孜

节和库尔班节会礼之后必须游坟之外，其他时间是否游坟由活动参与者自主决定。游坟没有宗教人士

的参与，也没有次数的限制。

二、新疆汉族家庭的文化特征

按照迁移时间的早晚、地域的分离以及行政组织的分割等因素，新疆汉族家庭文化可以分为老新疆

汉族家庭文化、新新疆汉族家庭文化、兵团汉族家庭文化、短期进疆汉族家庭文化等四种文化表现形式。

老新疆汉族进疆时间长，多为晚清之际至建国前夕进入新疆的汉族移民，普遍在新疆有着三代、

甚至三代以上完整家庭体系结构，且其与维族文化交流较多，在性格、处事乃至生活习性等方面表现出

与内地汉族不同但却认同于维族的价值判断标准；新新疆汉族指建国后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他们虽然

进疆时间短，在疆家庭结构不完善，多数为单代或双代家庭结构，但已经对新疆有一定的认知，并开始

将新疆视为自己的生存之地；新疆建设兵团人员组成主要以部队复转军人和内陆各省汉族移民为主，其

文化特质表现为内陆各省汉族文化与军队文化的混杂。兵团早期与地方交流有限，但是改革开放后大量

兵团人员通过考学、当兵、婚嫁走出兵团，定居到新疆地方城市中，与此同时包括维族在内的地方人员

又涌进来，兵团不再是内地人在新疆的独立定居点，开始向新疆地方城镇方向发展。三者共同点是已将

新疆作为自己扎根生活的故乡，愿意在此长久生活下去。而短期进疆汉族家庭进入新疆的主要驱动力为

经济利益，在疆家庭结构不完整，或丈夫在疆妻子在家，或丈夫妻子在疆小孩在家。一旦无法获得经济

利益，他们就会迅速离开新疆，因此本文对新疆汉族家庭文化特征的考察不包含短期进疆汉族家庭。

20 世纪 40 年代末，苏北海教授曾对新疆汉族风俗有过如下描述 :“新省汉人服饰，多与内地相同，

食品以面为主，米次之，而一般人更久染回、维之风习，喜食抓饭、牛奶，尤以羊肉为家常之食品。

其他岁时风习、宗教、丧葬，亦各依其原籍、乡土为标准，并不变其本来面目，其俗之一年四季节日，

与吉凶、庆吊，概与内地相同。”1苏北海教授的论述在今天的新疆汉族宗教思维中依然是适用的。在出

生、长成、婚礼与丧礼等具有标志性人生历程点上，新疆汉族家庭不仅表现出强烈的世俗性、简洁性

与去传统性，而且往往是所在单位，而不是家庭，成为礼仪涉及者各项关键人生礼仪完成的社会组织。

以婚礼和丧礼为例。婚礼与丧礼仪式上，礼仪涉及者的单位领导人不仅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出现，

而且常常承担司仪或主持的角色，宣布婚礼或丧礼的程序与内容，宣读结婚证书或致悼词。新疆汉族

1 苏北海 :《新疆十四民族之源流、分布及风俗、文化概述》，转引自薛宗正 :《汉族》，新疆美术出版社，1996 年，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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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婚丧礼仪中如果没有礼仪涉及者单位领导人的加入，仪式似乎便被视为不合法或不正式。

日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中，新疆汉族常常表现出一种对各种宗教均信均不信的态度，佛教活动会去

参加，道教活动会去参加，基督教活动亦会参加，缺乏对某种宗教信仰的执着性。这一点与内地儒家

思想影响下汉族宗教实用观是一致的。

新疆汉族家庭中人生各个阶段仪式的世俗性、简洁性与去传统性等特性的展现主要由以下原因所

决定：第一，由于深受儒家敬鬼神而远之、重生轻死等思想的影响，汉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往往采取实

用主义的态度，其宗教信仰执着性远不及信仰伊斯兰教的维族人。第二，迁移到新疆的汉族家庭结构

大多尚在发展中、未完全定型。大型礼仪的举行没有足够的、可以依赖的家族成员协助完成。第三，

入疆汉人就个人而言多已成年，但就家庭而言尚处于初步组建时期，家庭各项活动的展开均需要财物

支出，因此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他们完成各项人生礼仪，只能从简行事。第四，迁入者多在某一单位

有职务与具体工作，其社会行动因此受所在单位政策影响较大，而单位政策的制定往往贯彻的国家在

具体时空内的认识与要求。因此，作为移民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各项礼仪的完成其时代特色较维族人与

内地汉族人显得更为突出，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前社会控制较严时表现的最为明显。

三、神圣与世俗——新疆维汉民族宗教信仰的差异与相互理解

新疆多为沙漠戈壁，不适宜于人居住，维族人只能在绿洲上创造自己的生存文明。间隔距离远、

交通不便等因素成为古代新疆形成类似内地对地方高强度控制力度政权体系的直接阻碍。伊斯兰教提

倡的教义平等性，教仪简易性，教徒顺从性等要求，以及有宗教旗帜引领的圣战。这些特点非常适合

于游牧民族通过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利用宗教势力去消解地方势力，以伊斯兰教义指导的政教合一政

权模式去强化政权的稳定性。因此，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就被当时新疆地方政权所接受，新疆逐渐从佛

教传播之地演变为伊斯兰教信仰之地。伊斯兰宗教文化影响下维族家庭在重大事件的抉择上都会以

《古兰经》为依据，并听从宗教人士的安排。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从张国云在新疆所做维族人类学调查

看出：“[ 村民讲 ]《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律面写着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在今世你做了多少

坏事，到末世你就要受多少罪。我们的生命会结束，我们会进坟墓，我们会接受最后的审判。进天园

还是下火狱是胡达决定的。进天园要过架在火狱上的天桥，这座桥象羊毛一样细，刀剑一样锋利。到

末日过桥时，有的人一上桥就掉进火狱，有的人走到中间，有的人走到最后时掉进火狱，也有的人象

骑自行车一样顺利到达终点进了天园。这就是胡达的力量，这和一个人在今世的功修有直接关系。”1宗

教在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作用以及对宗教人士的尊崇给维族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强化了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度，；第二，家庭的社会生活宗教色彩浓厚，从而在家庭生

活与各项仪式中衍生出宗教神圣性。由于为新疆世居民族，维族家庭均有着完整的家庭结构。因此，

维族人在家庭事务处理以及仪式举行上还要考虑与事务或仪式相关联的家族成员的意见与建议。维族

家庭文化的宗教性与家族性使其具有非常浓厚的宗教保守色彩。宗教保守色彩的涂抹为其家庭文化增

添了神圣性光环。

与维族家庭文化不同的是，新疆汉族家庭文化中展现出世俗性、简洁性、去传统性以及开放性。

这些特性的产生主要是由汉族传统文化与人口远距离迁徙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儒家宗教实用主义思想

的影响使汉族很少产生其他宗教中出现的、极度虔诚的宗教热情；迁徙使入疆汉族在进入一个陌生生

存环境之后财力与人力均感困乏，在生存与发展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新疆汉族家庭各项仪式中

均出现了去传统性的表现；迁居新疆的汉族多聚居在城市，且与新疆以外的世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

1 张国云：《维吾尔人宗教生活的人类学考察——以扎衮鲁克村为个案》，中央民族学院博士毕业论文，2006 年，第 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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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没有太重的历史文化负担，因此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学习性。由此可见，因历史与现实中许多因

素的影响，新疆传统维族家庭文化与新疆汉族家庭文化呈现出一种保守与开放、宗教性与世俗性、奢

华与简洁的二元对立景象。

我们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在相遇时有相互的理解与融合。从维族角度来看，现代维族人在小孩起

名时会考虑名字押韵问题，即儿童名字普遍为本名 +父名。这一点显然是汉族姓氏文化影响的结果。

再如，张国云人类学调查中反复提及扎衮鲁克村生活较为富裕且宗教信仰坚定的被访谈人麦图尔迪阿

洪的经典话语“羊肥，钱肥；钱肥，智慧肥”。上述事例均可体现具有宗教保守色彩的维族文化在现代

化社会进程中已经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并开始采取一定的因应措施。从新疆汉族角度来看，语言、

饮食新疆地方化，双重故乡观念的产生以及新疆内地混合性格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均可以看作为对维

族文化的理解与融合。

在看到理解与融合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两种不同家庭文化发生碰撞时产生的不和谐的一面。

张国玉、余斌的研究显示，涉及于维汉两族个人交往、信任感以及对对方优点认知时，两族个人交往

认同感均显良好。这表明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总体而言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但是论及族群和谐与中

华文明认同时，数据值却有所下降。1这表明由于家庭文化构成因素的不同，宗教作用在维汉两族中的

不同认知使维族会在某些场合将伊斯兰文化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而新疆汉族则将中国传统宗教文

化以及自己迁徙来源地文化作为认同标准。

由此可见，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差距解决应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去解决新

疆社会问题的社会发展思路显然是不够开阔的，也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家庭文化领域亦是一个需

要关注的重点之所在。在新疆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探讨与研究，然后在文化建设中努力

消弭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思想文化鸿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新疆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因此，如何协

调维族宗教影响下的“神圣”和新疆汉族迁徙文化带来的“世俗”之间的关系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会

是新疆和谐社会建设所要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责任编辑　杜　澄）

1 张国玉、余斌：《维汉关系中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10 年第 3期。


